
期盼旧衣服回收箱

姚国勇

! ! ! !近日! 咱小

区 !" 岁的程红

在整理家中衣柜

时!发现有 #$件

衣服已经不适合

自己身材变化后再穿了!这些衣服都是大半新的!如果

扔进小区道路旁的垃圾桶里!实在有点可惜" 于是!程

红打通社区居委会电话! 问社区近日可有捐衣服献爱

心的活动!对方说没有" 为了不占衣柜空间!程红只好

将穿不着的衣服!依依不舍地扔进了垃圾桶里"

旧衣服家家有!如何处置!也是家庭妇女们考虑较

多的问题之一"常言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小区居民

同样有着关爱社区里弱势群体的情怀! 他们期盼社区

居委会能够出面操办此事! 在每个小区里摆放一些旧

衣服回收箱!安排工作人员定期回收"相信社区那些低

保户家庭!是需要这些旧衣服的"

因此!从某种层面上讲!设立旧衣

服回收箱! 也是社区为居民群众搭建

的一个献爱心$送关怀的平台!把这个

平台长期保持下去! 对建设文明和谐

社区!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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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何减少化疗的副作
用，我再提出两个思路供
大家参考。
一、患者罹病后症状

的有无与轻重程度在治疗
中的重要参考价值。时常
会听到有些患者和家属这
样的疑惑和抱怨：
某人在被确诊癌
症时并没有出现
相应的症状，或者
虽有但也不明显，
整个状态好好的，
但开始化疗后却
反而越做越差，甚
至去世了。这种结
果从医师所依凭
的治疗标准看是
没有差错的，问题
应该就出在对患
者症状的程度在
治疗中所具有的价值欠缺
合理的认识和把握上。
没有症状或者有而不

重自然不等于没有疾病或
疾病性质不严重，但它至
少说明了病情尚不紧急，
医师在治疗中暂缓拼死的
霸道而采取温和的王道在
时间上是具备条件的。一
个疾病在患者症状上的体
现虽然在总体上具有普遍
性，但在轻重程度上却可
由于病期的不同和个体化

等因素时会出现差异性。
比如，有些血压或血糖明
显升高的患者，症状却不明
显，有的甚至还没有症状。
对此如果一概采用标准剂
量，有的反会出现不适反
应。再举个比较常见的疾

病：慢性肾功能不
全。西医认为此病
是不可逆转的，能
够干预的只是其进
展速度的快慢，所
以最后出现肾衰竭
是必然转归。在这
个过程中，除了疗
效有限的药物治疗
外，最有力的措施
就是血液透析。那
么究竟何时需要
做？自然就有个相
应的标准。传统的

国际标准是：血肌酐超过
!"!!#$%&'；有明显尿毒症
的临床表现；经药物治疗
不能缓解。由此可见，实验
室数据不是唯一的标准，
而且也不是划一不变的，
该指标是会因病因人的不
同而存在差异。比如由糖
尿病肾病导致的，通常当
该值达到 (""时，医师就
要告知患者开始做血透前
的准备了；还比如小孩和
瘦小的女性患者也难以套

用该数值。所以实际上血
肌酐值只是衡量是否透析
的依据之一，究竟是否做，
还应结合临床上并发症的
轻重程度等情况而定。
有研究认为，真正决

定是否应该血透的关键在
于能否满足下面三个条
件，它们分别是：)*尿量正
常。就意味着肾小球的滤
过功能和肾小管的重吸收
功能并未受到严重损伤。
+* 并发症少而且不严重。
意味着对肾脏的威胁不
大。,*肾脏体积萎缩程度
轻。意味着肾脏组织的纤
维化、硬化并不严重。如果
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只是
单纯出现血肌酐超过
!"!，那么就不必马上血
透，而应积极寻找肌酐升
高的原因，用药物纠正，以
最大程度保全残余的肾功
能。尽管新的国际标准已
修改为以肾小球滤过率作
为是否血透的重要依据，
但它也不是唯一指征，它
同样要求应结合血肌酐、
年龄、性别、体重等其他要
素作出患者整体情况的评
估，以此再决定是否进行
血透。由上可知，在新旧两
个标准中有一点都是相同
的，那就是实验室数据只
是是否采用血透的指标之
一，而不是唯一的。同时也
说明了医师在治病时除了
应高度重视患者的实验室
或影像的依据外，也应同

样高度重视患者临床症状
的轻重程度在判断病情时
所具有的价值，并以此作
为选择治疗方案和力度大
小时的重要依据。
疾病的性质跟症状并

不都呈正相关关系，这在
临床上并不是少见现象。
依据此理，我们就可了解
医师在癌症治疗中对患者
症状轻重程度的正确认识
和把握所具有的重要价
值。我认为只要患者的整
体状况正常或者尚可，那
么当用标准剂量而使患者
出现明显副作用时，就应
调低剂量而以温和为原
则，不必一见恶病
就一概强攻。如果
因为剂量减少而疗
效不够，可以用抗
癌的中药来增效。
这里强调的只是，医师在
治病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
并利用好症状所提示的价
值，并不意味着可以因为
症状尚未出现，或者尚不
明显，就可轻视恶病本质
上会多致恶果的严重性。
二、在化疗的具体用

量上是否可以依据个体病
情，在标准性与灵活性上
有所兼顾。比如首次先用
常规剂量，如能耐受，则可
维持，甚至加量。如不耐
受，则后面适当减量。资深
的中医在给患者下量时颇

多讲究。初诊时因对患者
的药物敏感度尚不了解，
所以重在试探，先求平稳。
一般只用他经验范围内普
适性较强的剂量，此后依
据药后反馈情况，再渐次
或大或小地调准至既适合
患者个体又能起效的最佳
剂量。西药剂量的标准化
首先是值得肯定的，但在
具体执行中的灵活性也是

应该主张的。我认
为西医师在应用药
物时对常规剂量也
有一个以效果最大
化、副作用最小化

为唯一标准的调试任务。
面对强敌突进，当我方力
量不足以取胜时，则不应
奋力冲击之。否则既不能
消灭它，还会激惹其野性
而使矛盾激化。可先设置
路障阻挡，如能挡之，则敌
势自会减弱。此后，再依力
顶其渐退。
有时，虽然强敌渐进，

但我方尚未大损，只要时
间允许，则可渐渐削、慢慢
挖，效果也会渐收。中医在
这方面的长处值得西医参
考借鉴。 '待续(

七夕会

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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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去
胡海明

! ! ! !但凡上了一些年纪又住
在郊县的朋友或许都有过这
个习惯，去市区游玩或办事
都会讲“去上海”。此言常让
市区的同志愣一愣，感到很

滑稽：侬本来就地处上海市界，是“根正苗红”的上海
人，怎么会把去市区唤作到上海去呢？也难怪住在“都
市里的村庄”的郊区乡下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
高架、地铁、轻轨，去市区只有坐公交长途车，而公交车
因为距离市中心较远，往往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一班，
去一趟市里单程起码要花两三个小时，而住在崇明的
就更不容易了，去一趟市区往往要宿上一夜再赶翌日
的渡船回去……所以去趟市区像不像外地人去上海？
我那时住在老闵行，在商业部门工作。由于工作特

性，员工休息不是星期天，而是依次轮休。我那时属于
“快乐的单身汉”，休息基本上安排在工作日。郊区因为
地域局限，文化娱乐及商业设施均落后于市区，因此我
休息日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市区购物、逛马路。老闵行通
向市区的公交车只有一条徐闵线，所以去趟市区很有
点仪式感。那天，我会起个大早，路上遇到熟人便会高
声说道，“到上海去！”乘一个多小时的巨龙公共汽车，
到终点站徐家汇下来。我会选择步行，沿着华山路慢慢
地走到淮海中路，有时会驻足凝视那些零星散落的洋
房里微黄的灯光去遐想。那时车辆并不多，再加上是平
常辰光，所以早上八九点钟的马路车少人稀，非常安
静。在粗壮茂密的法国梧桐笼罩下，我沿着淮海中路一
直往东走，走到老大昌食品商店，我会买上两包盐水鸭
肫肝，一路走一路细细地品味。路过襄阳公园，我会习
惯地拐进去遛上一圈，那时还不兴广场舞，因此公园非
常安静，我便找张长条椅子坐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睛，在绿荫掩映的地方听着鸟儿的歌
唱，呼吸着新鲜的有点甜味的空气，让
自己的身心彻底释放。那种感觉很是
惬意！闭目养神半个多小时，我又继续
上路。走到南京路上的原上海图书馆。

我特别喜欢这里的报刊阅览室，这里的许多报刊在郊
区的图书馆难觅踪影。我买上两个咸面包，然后一头扎
进“知识的海洋”，像久旱逢甘霖的人拼命吮吸！黄昏时
分，我会去大光明看场电影，体会顶级影院不同凡响的
视觉享受。那时我就想，在市区生活感觉真的很充实！

电影散场，已是晚上七八点钟，马上跳上 +-路电
车往徐家汇方向赶———因为徐闵线末班车是 .点钟，
如果赶不上就意味着晚上要在市区做“流浪者”了……
坐上挤满人的公交车，那感觉就像钻进了昏暗的

隧道，映入眼帘的是大棚农舍，没了市区的繁华与活
力。躺在床上，耳边响起朋友说的一句话：宁要市区一
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
弹指一挥间。如今，高架、轻轨、地铁、公交一应俱

全，郊区的人去一趟市区再不会兴师动众，而那句逻
辑错误的口头禅渐渐被人淡忘———因为郊区的家已
经成了住在市中心的“上海人”的向往之地，许多“上
海人”纷纷到郊区落户，这样的景象让我的内心充满
自豪———生活在郊区其实也挺好的哟！

红萝卜烧排骨
苑丛梅

! ! ! !一日聚会，大家对我做的红萝
卜烧排骨颇感兴趣，频频举箸，边吃
边夸：“味道咸中带甜，另有一种说
不出的香味，不知究竟是葱香还是
卤香，就像一首意境鲜明的古诗，美
得让人忘了具体哪个词最好！”一闺
蜜献计道：“我夫君在闹市新开一家
小馆子，兼卖烧菜，正缺当家菜品，
你可为他们做做此菜，肯定会受欢
迎。”
次日，闺蜜老公来电，请我每日

为他的馆子烧一锅红萝卜烧排骨，
试卖一周。条件讲好了，他负责采买
准备食材，我晚上到店里烧制，大约
做 /"碗的分量。
我白天上班，晚上休息时间利

用起来，做做
事，也不赖。我

一口答应了，提出具体要求：要买龙
骨，不要肉多的肋排；红萝卜要本地
产的；还要买 - 根粗蒜苗，- 根大
葱；此外，八角十个，汉源花椒一堆，
生姜数个，白糖少许。
过几天，一切备好。我下了班，

吃过晚饭，匆匆赶往一街之隔的小
店。只见一口大铁锅旁，整齐码好
各种食材和调料，闺蜜老公守在店
铺，恭恭敬敬地招呼我。我也没多
余客套话，撸起袖子就开干。
炒锅下油，下姜块、八角排骨煸

炒，加料酒、酱油翻炒片刻，掺大量

水，倒入
切成滚刀
块的红萝卜，放一把花椒、蒜苗、葱，
另放入几勺白糖，然后开足火力，烧
至水干。这道菜的秘诀在于：一定要
放蒜苗、八角，尽量用酱油少用盐，
水要收干。
足足烧了 +小时。最后，将这锅

红萝卜烧排骨盛进一口大煮锅里，
放在店门口与其他烧菜一道招揽食
客。中午下班，我赶去查看行情。一
勺一份，已卖去大半。标价 )0元一
份，居然比旁边的土豆烧肥肠、萝卜
烧牛肉都卖得多。我心中大喜，顿时
来了兴致，这样整整烧了两周菜。
没想到在厨房为家人操劳的手

艺，也得到了社会认可，我心里美滋
滋的。对于厨艺，我的兴趣更浓了。

司机!阿里巴巴"

龚伟明

! ! ! !在土耳其第八天，上午参观特
洛伊大木马历史遗迹，午餐后一团
人继续乘坐大巴士，穿越崇山峻岭，
再搭乘大型渡轮通过达达尼尔海
峡，-小时后抵达伊斯坦布尔，在当
地一家中餐厅吃晚餐。
有人问，司导餐桌上怎么不见

司机“阿里巴巴”？导游马丽娅回答
“阿里巴巴”不吃中餐的。用完餐，游
客三三两两走出，夜幕还没降临，透
过宽敞的车玻璃，看见“阿里巴巴”
坐在驾驶员座位上，正微笑着握着
手机说话，忽然将手机屏幕转向我
们，再转向自己面前，抛了个飞吻，
这可是“阿里巴巴”难得的欢愉之情
哎，大家都猜测他在跟妻子视频。

至今，我们对“阿里巴巴”有了
较深印象。("多岁的他胖而不高，
已谢顶，两侧头发微鬈，圆
脸，面色黑红，大鼻凹眼，
上唇蓄八字胡。他每天长
裤短袖衬衣系领带，手臂
上有浓黑的汗毛，走快了，
肩膀就有点摇。除了在休
息站照面微笑或点头招
呼，他几乎不和乘客吭一
声。虽然不苟言笑，但一路
规规矩矩开车，把自己的精
力都放在安全行车上。长途
坐车，渐入梦乡的乘客，往
往被马丽娅导游提醒到点
了才睁开双眼，司机“阿里
巴巴”赢得了乘客的好评。
其实，我们都知道“阿

里巴巴”并非其真名。接团
时是马丽娅导游让我们这
样称呼，明显带着调侃的
口吻，既然“阿里巴巴”也

默认了，大家就这样一路叫过来，还
觉得顺口呢。
“阿里巴巴”沉稳寡言，不过我

们还是领悟到他善良的内心世界。
在特洛伊大木马停车场，早出来的
乘客，看见他正拎着一只塑料袋，拿

出面包和鸡蛋喂流浪狗。土耳其的
景点以及停车场，几乎都有流浪狗
溜着站着蹲着趴着，等游客食物。有
流浪狗吃着吃着，忽然吠起来驱赶
同伴。“阿里巴巴”见状，拎着塑料袋
走了十几步，给躲在旁边的流浪狗
喂食。有人诙谐地说他还是称职的

“狗爸”。而对“阿里巴巴”来说，如此
更像是一种休息方式，舒展一会儿
筋骨而已。这不，当所有乘客上车，他
又端坐在座位上发动了大巴士……
每天，“阿里巴巴”或是一早等

在已经打开车身盖的大巴士旁，或
是晚上到了宾馆停车下车，一声不
吭地戴上手套去打开车身盖，,"多
只旅行箱拎进拎出，是花力气的。

安全舒适，服务周到，司机“阿
里巴巴”的好口碑，就是这样来的。
结束土耳其之旅，在伊斯坦布

尔机场下车后拿着“阿里巴巴”传递
的旅行箱，大家纷纷拿出小额美元
或一些里拉作为小费。壮实的“阿里
巴巴”憨笑着表示感谢。一位普通的
土耳其司机与一车普通的中国乘客
在分别之际，流露了真实的情谊。

沙的眷恋
黄玉昌

! ! ! !岛上的人爱说“沙”。鸭窝沙、金带
沙、潘石沙、圆圆沙、瑞丰沙……老辈的
人耳熟能详。
沙小，不过一颗尘埃。尘土扬起，漫

天黄沙，落归何处，都是道不清的偶然；
沙也大，江河之洲即为“沙”。方圆几十
里，月寒烟笼，就此成了故土。
小时候，母亲说外婆家在很远很远

的北沙。一年到头，只在寒冷的冬天，母
亲会带着我坐船，坐车，
再坐船，一路向北。北到
天涯，才到北沙。去了北
沙，才知道，北沙不是北
沙，是江苏海门，只是人
们就一直叫它北沙。外婆告诉我：要不是
没有米吃，你娘才不去鸭窝沙。
鸭窝沙种水稻，鸭窝沙有米吃。母亲

随着一批姐妹，到鸭窝沙讨生活。母亲逐
渐学会了在北沙从未做过的农活，母亲
成了彻彻底底的鸭窝沙人。
沙上人都在江边。汛期的时候（沙上

人叫大汛），江潮凶猛，沙的四围堤坝坏
得严重，甚至出现决口。汹涌的潮水从天
边涌来，“涮”得沙上人家一片狼藉。小汛
的时候，还得围圩造田。在江边滩涂上围
出一块一块良田，把“沙”与“沙”之间连
成一片。沙上人不分日夜，挑泥堵漏，挑
泥筑坝。从此，堤外是滔滔的江水，堤内
是安详的家园。母亲和许多像她一样的、
“沙”一般性格和命运的人，硬是用肩膀
向老天“讨”成了一个生活！
“沙”是天然形成的，“圩”是母亲这

一辈人向老天“讨”来的。围成一片的
“沙”和“圩”形成了一个卧蚕形的绿洲，
那便是长兴岛。

十年沙洲，田间乡里、宅前屋后，到
处种上的橘树繁茂成荫，终于开花结果。
“鸭窝沙”是早已忘记的名字，人们渐渐
习惯称之为“橘岛”。当初，村里动员农户
改种橘树。在人们犹豫的眼神中，母亲一
口气多要了几块地。外婆捎信过来，说，

这沙地上橘树能成活
吗？橘苗在不结果的头
几年，家里怎么活？
母亲说，熬过头几

年就会好。母亲学着别
人的样，在橘苗边上的空地，种上西瓜、
洋萝卜；母亲带着全家种蘑菇，种西红
花；母亲多方打听，一人坐车去常熟摸索
着进牛仔裤，成了凤凰街上最早一批摆
地摊卖服装的人……母亲用她顽强的性
格和勤劳的双手，为那段艰难的日子打
满了幸福的补丁。待到橘树上硕果累累
的时候，母亲的脸上终于也盈满了笑容。
如今，岛上产业结构已然发生巨变，

一座现代化的海洋装备岛呈现在世人面
前，岛域地容地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从岛上去海门只需一个半小时的
车程。我问母亲什么时候去海门看看，她
枯瘦的指尖掠过银丝发际，笑容同天边的
夕阳一样温和。长兴岛成为沙洲不过百
年，老辈人多数来自崇明、启东、海门……
风沙掩不尽他们的乡愁，但是，他们都把
自己定格在了这一片生命的绿洲。

! !自 拍 !摄影" 沈丹锋


